
从海外研究成果看汉字教学的
数字化转型

［爱尔兰］张　绮　［爱尔兰］欧秋娜

提要： 汉字书写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难点。国内外针对汉字

教学开展了丰富的研究，从早期的机械记忆到当下在重复

练习中融入学生的创造力等。关于汉字教学课程应采用

“单轨”还是“双轨”设置也一直存在争论，这表明在课程设

计中，真实性和灵活性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伴随数字技

术的进步以及教育迈向４．０时代，汉字教学迫切需要进行

数字化转型。本文聚焦于海外学者在犆犉犔环境中开展汉

字教学的实践，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剖析不同书写模式

的应用。着重强调从手写向数字书写转变的必要性，并以

２０２４年出版的《数字时代的汉字教学》一书为例，探讨汉

字教学数字化的前沿研究成果和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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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现代生活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而２０２０年的新冠大

流行似乎对这一转型进行了“试点研究”，所有教学活动在疫情期间得以实施数

字化，直到疫情结束后恢复线下教学。尽管将教学转移到虚拟环境是全球各个

领域普遍面临的挑战，但在中文教育背景下，由于汉字书写系统的独特性，这一

转型显得尤为艰巨。

以汉字学习为例，汉字数字化转型除了对教学的挑战，汉字书写本身的特质

对技术要求也很高。由于缺乏能够在数字设备上输入超过五万个非字母符号的

系统，科技人员对字符编码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① 现在终于由大约四种

字符编码系统（基于完整字符的系统、基于字符语音价值的系统、基于字符中符

号（部首）的系统以及基于将字符分解为部首或类似模块的系统），发展为两种主

流输入系统：语音输入和部件输入。②

在科技研究者的长期努力之下，汉字输入变得便捷高效之后，汉字教学也逐

渐转型。早在２０００年潘先军便呼吁“不应该让‘汉字难写’成为中文学习的拦路

虎，要利用汉字电脑输入技术减轻‘写’的负担”。③ 不少国际上的中文能力测试

也有了数字化选项。比如犎犛犓中文水平考试的大部分考点已实现网络化，学生

可以选择机考方式。④ 美国高中生的进阶先修课程（犃犱狏犪狀犮犲犱犘犾犪犮犲犿犲狀狋）已在

７４１

从海外研究成果看汉字教学的数字化转型

①

②

③

④

犑．犓．犎狌犪狀犵，“犜犺犲犐狀狆狌狋犪狀犱犗狌狋狆狌狋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犱犑犪狆犪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

犆狅犿狆狌狋犲狉，１９８５，犞狅犾．１８，犖狅．１，狆狆．１８ ２４．

犑．犓．犎狌犪狀犵，“犜犺犲犐狀狆狌狋犪狀犱犗狌狋狆狌狋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犱犑犪狆犪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

犆狅犿狆狌狋犲狉，１９８５，犞狅犾．１８，犖狅．１，狆狆．１８ ２４．犙．犣犺犪狀犵牔犌．犕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

犠狉犻狋犻狀犵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犃犿狅狀犵犆犉犔犔犲犪狉狀犲狉狊：犃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犅犲狋狑犲犲狀犎犪狀犱狑狉犻狋犻狀犵
犪狀犱犜狔狆犲狑狉犻狋犻狀犵”，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犪狀犱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２０１９，犞狅犾．５４，狆狆．１ １５．
潘先军：《汉字电脑输入与对外汉字教学》，《汉字文化》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４５、４８—

５２页。

中文考试服务网：《纸笔考和机网考有什么区别？》，２０１８年，参见犺狋狋狆狊：／／犪犱犿犻狀．

犮犺犻狀犲狊犲狋犲狊狋．犮狀／犵狅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犮犲狀狋犲狀狋．犱狅？犻犱＝４１２５３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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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个科目里开始全数字化考试进程，而包括中文科目在内的１２个科目为混合

数字化（键盘输入与手写并行）的考核方式。① 犐犅国际文凭（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

犅犪犮犮犪犾犪狌狉犲犪狋犲）也于２０２４年９月２日宣布，大步推进数字考试进程。根据他们

的时间表，２０２６年５月，先由英语、西班牙语开始数字化考试，逐步推广，至２０２８

年５月，中文和阿拉伯语考试实现数字化。②

然而，汉字教学的数字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微观层面，手写汉字依然

是许多教学者的首选，从依赖手写转型为打字为主不仅需要观念的转变，也需要

理论的支持和实践上切实可行的方法。宏观而言，汉字教学数字转型需要生物

（犫犻狅狋犻犮）和非生物（犪犫犻狅狋犻犮）实体，以及外部影响因素的共同转型。③ 生物实体包

括教学领域里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如学生、老师、家长、教学机构等；非生物实体

则包括所有物资，如教学场地、教材、评估工具等。外部影响因素众多，如社会、

经济、心理等。此外，汉字教学的数字转型也应放在教育领域从３．０向４．０升级

的背景下，即从网络和个人电脑的广泛应用，升级至新兴科技———如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的应用。④

由此可见，汉字教学数字转型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使其范畴涵括甚广，也意味

着实现这一转型需要面临诸多挑战。本文通过梳理汉字教学发展的海外研究成

果，重点探讨了汉字教学法的变化，汉字教学课程设置及对教材的要求，以及打

字（电写）和手写辅助汉字学习的探索。以最近出版的《数字时代的汉字教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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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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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犜．犘犪犮犽犲狉，“犃犮犮犲犾犲狉犪狋犻狀犵犗狌狉犜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犜狅犇犻犵犻狋犪犾犃犘犈狓犪犿狊”，２０２４．犚犲狋狉犻犲狏犲犱

犳狉狅犿 犺狋狋狆狊：／／犪犾犾犪犮犮犲狊狊．犮狅犾犾犲犵犲犫狅犪狉犱．狅狉犵／犪犮犮犲犾犲狉犪狋犻狀犵狅狌狉狋狉犪狀狊犻狋犻狅狀犱犻犵犻狋犪犾犪狆

犲狓犪犿狊．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犅犪犮犮犪犾犪狌狉犲犪狋犲犗狉犵犪狀犻狊犪狋犻狅狀，犇犻犵犻狋犪犾犲狓犪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狋犺犲犇犘犪狀犱

犆犘”，２０２４．犚犲狋狉犻犲狏犲犱犳狉狅犿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犅犪犮犮犪犾犪狌狉犲犪狋犲?，狑犲犫狊犻狋犲：犺狋狋狆狊：／／狑狑狑．

犻犫狅．狅狉犵／狆狉狅犵狉犪犿犿犲狊／犱犻狆犾狅犿犪狆狉狅犵狉犪犿犿犲／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犪狀犱犲狓犪犿狊／犱犻犵犻狋犪犾犲狓犪犿犻狀犪狋犻

狅狀狊犳狅狉狋犺犲犱狆犪狀犱犮狆／．

犛．犅犪狀犱狔狅狆犪犱犺狔犪狔，犃．犅犪狉犱犺犪狀，犘．犇犲狔牔犛．犅犺犪狋狋犪犮犺犪狉狔狔犪，“犅狉犻犱犵犻狀犵狋犺犲

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 犇犻狏犻犱犲 犝狊犻狀犵 犛狅犮犻犪犾 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犲狊：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狊犻狀 犚狌狉犪犾犐狀犱犻犪．

犛犻狀犵犪狆狅狉犲：犛狆狉犻狀犵犲狉”．犚犲狋狉犻犲狏犲犱犳狉狅犿犺狋狋狆狊：／／犱狅犻．狅狉犵／１０．１００７／９７８９８１３３６７３８８．

犈．犕狌犽狌犾牔犌．犅ü狔ü犽狕犽犪狀，“犇犻犵犻狋犪犾犜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犃犛狔狊狋犲犿犪狋犻犮

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４．０．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犉狅狉犲犮犪狊狋犻狀犵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犆犺犪狀犵犲，１９４，

１２２６６４”．犚犲狋狉犻犲狏犲犱犳狉狅犿犺狋狋狆狊：／／犱狅犻．狅狉犵／１０．１０１６／犼．狋犲犮犺犳狅狉犲．２０２３．１２２６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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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为案例，希望通过对微观的打字和手写之争的探讨，即阐述汉字教学数字转型

的理论发展，也将老师和学生对打字和手写的看法和实际操作考虑入内，为读者

展现汉字数字化转型的科研前沿和未来趋势。

0、' � � {

１．机械记忆和汉字教学

在汉字教学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汉字教学，“机械记忆”（犚狅狋犲

犕犲犿狅狉犻狊犪狋犻狅狀）是常常被提及的教学方法之一。① 此方法可追溯至儒家的教育

理念。② 按照儒家思想，“理解”是建立在“记住”的基础上的，先记住，再理解，所

以机械记忆也就被视为能学习到知识的必要条件。③ 机械记忆的方法一般包括

将所需要学习的知识不断重复或反复演练，以达到记住的目的。④

学习汉字包含学习汉字的形、音、义三个方面（见图１）。虽然占了现代汉字

大多数的形音字中，形旁和声旁分别可以启发学习者一个汉字的意思和发音，但

９４１

从海外研究成果看汉字教学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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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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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汉字的三方面学习

众所周知，这三者之间的联结其实并不牢靠①，而且形

音字中的声旁起到语素的作用，而非音素。② 汉字的另

一个特点便是体量大，需要在近５６０００个汉字中掌握

大约３０００个常用的才算是达到识字的标准。③

国际中文学习者，尤其背景为欧语系的学习者，他

们自身的语言在字形和字音之间存在着可遵循的规律，

学习新的字词时，无论从发音还是字形出发，彼此之间的联结紧密而规律。他们

的识字过程即为字形→字音→字义。但是，汉字学习其实是从字形的学习出发，

双轨或者双模态（犱狌犪犾犿狅犱犪犾）并行去学习字义和字音。④ 也就是说，学习中文时

往往可以通过字形→字义这个途径识字，字音可以不参与进来。若需要字音的

参与，则需要一个并行的轨道，即字形→字义和字形→字音同时进行。⑤

由于汉字的这些特点，传统的汉字学习法通常以机械记忆为主要方式。这

种方法强调在学习者尚未深入理解汉字含义的情况下，通过反复背诵《三字经》

《百家姓》《千字文》等经典教材，集中识记约两千个汉字。⑥ 当中文教育逐渐在

０５１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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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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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推广的过程中，机械记忆也曾经一度非常盛行①，被老师和学生们广泛使

用②，甚至应用于其他学科。③ 学界对机械记忆的作用也进行了更加系统的探

讨。例如，澳洲学者塔夫特（犕．犜犪犳狋）和钟凯文的研究表明④，汉字字形的结构

特征———比如偏旁部件的组合规律———对学习者记忆汉字提到重要作用。而机

械记忆对记忆汉字字形有积极的效果。⑤ 美国学者柯传仁⑥针对汉字学习策略

的研究也发现，机械记忆是初学者学习汉字最常用的策略。需要指出的是，美国

学者温克（犘．犕．犠犻狀犽犲）和阿布尔（犚．犃犫犫狌犺犾）⑦的研究表明，中文学习者在词

汇学习中选择机械记忆的方法，往往是基于个人学习习惯的自然选择，而非教师

的明确指导。不少学者指出机械重复记忆只是深度学习的第一步，以便对所学

内容进行理解并内化。⑧

１５１

从海外研究成果看汉字教学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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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机械记忆这一传统模式也让中文常被诟病，认为教学方法不够“现

代”。① 由于这种方法在学习过程中让学生更多是重复课堂所学内容，提供给学

习者的自主创造空间很小，限制了学习者其他技能———比如创新性和批判性思

维———的发展。② 在数字时代，在我们努力迈进教育４．０的道路上，创新技能显

得尤为重要，甚至是核心能力之一。③ 因此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汉字教学，机械

记忆的教学方法亟须转型。

其实，针对机械记忆的局限，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对中文汉字教学方法的改革

和创新进行有益探索。语言学习中一定程度的重复练习加强记忆或许无法避

免，但这个过程必须是专注、心无旁骛的，才能达到成功记忆的效果。④ 然而，在

这个重复练习的过程中可注入创新、有创造力的元素，比如用色彩编码的方式区

分汉字的不同读音⑤，能让记忆的过程更为多样，以达到成功记忆或增进记忆的

目的。学生学习汉字的策略也同样注入了创造力，如根据字形自创一个故事或

者把汉字想象成一幅画，以便记忆汉字。⑥

２５１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第五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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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汉字教学课程设置

中文书写系统的独特性会让学习者在中文学习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进度，

较之读写能力，学习者的听说能力往往发展较快。针对这一点，无论传统还是现

代，都针对汉字的认读和书写的不平衡发展做了相应的教学探索。传统上，汉字

先学认读，比如背诵《三字经》，但书写时候学习笔画简单的“上大人，丘乙己”。①

及至今日，对何时引入汉字的读写也有不少争议②，常常需要在“单轨”课程设置

或“双轨”课程设置中做选择。③

若是单轨课程设置④，即为整体模式⑤，同时学习、培养听、说、读、写四个技

能。这种设置便是不少国内学者和教学机构所采用的“语文同步”教学模式。若

选择双轨课程设置，多数优先听说技能的发展，读写随后跟进，也就是国内常提

到的“语文分开”的教学模式。而具体什么时候让读写技能介入，又可细分为“延

３５１

从海外研究成果看汉字教学的数字化转型

①

②

③

④

⑤

犎．犆．犔犪犿，“犃 犆狉犻狋犻犮犪犾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狋犺犲犞犪狉犻狅狌狊犠犪狔狊狅犳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犉狅狉犲犻犵狀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犜犲犪犮犺犻狀犵，２０１１，犞狅犾．８，

狆狆．５７ ７０．

犈．犓狀犲犾犾牔犎．犐．犖．犠犲狊狋，“犜狅犇犲犾犪狔狅狉狀狅狋狋狅犇犲犾犪狔：犜犺犲犜犻犿犻狀犵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犐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犳狅狉犛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犔犲犪狉狀犲狉狊”，犉狅狉犲犻犵狀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犃狀狀犪犾狊，２０１７，

犞狅犾．５０，犖狅．３，狆狆．５１９ ５３２．犆．犗狊犫狅狉狀犲，犙．犣犺犪狀犵牔犌．犡．犣犺犪狀犵，“犠犺犻犮犺犐狊

犕狅狉犲犈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犻狀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犃狀犐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狏犲犛狋狌犱狔狅犳犉狅狌狉

犕犲狋犺狅犱狊犝狊犲犱狋狅犜犲犪犮犺犆犉犔犅犲犵犻狀狀犲狉狊”，犜犺犲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犔犲犪狉狀犻狀犵犑狅狌狉狀犪犾，２０１８，

犞狅犾．４８，犖狅．４，３８５ ４０１．

犆．犓狌犫犾犲狉，“犆狅狀狊犻犱犲狉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犘狉犲狆犪狉犻狀犵犘犲犱犪犵狅犵犻犮犪犾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犳狅狉犃犱狌犾狋犖犪狋犻狏犲

犈狀犵犾犻狊犺犛狆犲犪犽犻狀犵犔犲犪狉狀犲狉狊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狊犪犛犲犮狅狀犱／犉狅狉犲犻犵狀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犐狀犆．犛犺犲犻，

犕．犕犮犔犲犾犾犪狀犣犻犽狆犻牔犇．犔．犆犺犪狅（犲犱狊．），犜犺犲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犎犪狀犱犫狅狅犽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

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犔狅狀犱狅狀犪狀犱犖犲狑犢狅狉犽：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２０２０，狆狆．３２１ ３３５．犙．

犣犺犪狀犵牔犃．犔犲犪犺狔，“犃犕狌犾狋犻犿狅犱犪犾犃狆狆狉狅犪犮犺狋狅狋犺犲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

犻狀犆犉犔犜犲狓狋犫狅狅犽狊”，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狊犪犛犲犮狅狀犱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牶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犪狀犵狌犪犵犲

犜犲犪犮犺犲狉狊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汉语教学研究—美国中文教师学会学报），２０２２，犞狅犾．５６，

犖狅．３，狆狆．２２９ ２５４．

犆．犓狌犫犾犲狉，“犆狅狀狊犻犱犲狉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犘狉犲狆犪狉犻狀犵犘犲犱犪犵狅犵犻犮犪犾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犳狅狉犃犱狌犾狋犖犪狋犻狏犲

犈狀犵犾犻狊犺犛狆犲犪犽犻狀犵犔犲犪狉狀犲狉狊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狊犪犛犲犮狅狀犱／犉狅狉犲犻犵狀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犐狀犆．犛犺犲犻，

犕．犕犮犔犲犾犾犪狀犣犻犽狆犻牔犇．犔．犆犺犪狅（犲犱狊．），犜犺犲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犎犪狀犱犫狅狅犽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

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犔狅狀犱狅狀犪狀犱犖犲狑犢狅狉犽：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２０２０，狆狆．３２１ ３３５．

犠．犠．犎犲牔犇．犑犻犪狅，“犆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 犇犲狊犻犵狀犪狀犱犛狆犲犮犻犪犾犉犲犪狋狌狉犲狊狅犳‘犆狅犿狆狌狋犲狉

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犱犆犺犻狀犲狊犲犳狅狉犜狅犿狅狉狉狅狑”，犐狀犑．犆犺犲狀，犆．犠犪狀犵牔犑．犆犪犻（犲犱狊．），

犜犲犪犮犺犻狀犵 犪狀犱 犔犲犪狉狀犻狀犵 犆犺犻狀犲狊犲牶犐狊狊狌犲狊 犪狀犱 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狊， 犆犺犪狉犾狅狋狋犲， 犖犆：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犃犵犲犘狌犫犾犻狊犺犻狀犵，２０１０，狆狆．２１７ 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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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式和“滞后”式。① 前者指延迟读写技能的学习，后者强调学习听说的同时，

也要学习一部分（而非全部）通过听说而了解到的汉字。②

不同汉字教学课程设置的选择，都需要相应的教材支持。因此，除了真实

性，中文作为外语学习教材的灵活性也应该作为重要的参考标准。另外，数字时

代汉字学习又有了新的挑战，重点之一便是打字（详见下文）。所以除了听说和

读写之外，还需要将打字纳入汉字教学课程设置的考量范畴。爱尔兰学者张绮

和安吉拉·莱希（犃狀犵犲犾犪犔犲犪犺狔）③对这一点做了初步探讨，分析了教材内容是

否能够灵活变通，能否让学习者有练习、掌握打字技能的机会。

３．打字与手写

汉字教学数字化最基本技能之一便是打字或者“电写”（犲狑狉犻狋犻狀犵）。美国学

者麦特·科斯（犕犪狋狋犆狅狊狊）④强调汉字教学中的电写，实际是指技术支持的打字，

尤其是以中文拼音或其他发音为基础的输入系统的打字，而不是指触屏式的手

写汉字。根据涵盖范围不同，两位学者对英国和爱尔兰的中文学习者做了调查

研究，并将电写做了如下区分。⑤

（１）最宽泛的电写定义为“电脑写作”，指基于电脑的中文打字写作，可使用

４５１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第五辑）

①

②

③

④

⑤

犠．犠．犎犲牔犇．犑犻犪狅，“犆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 犇犲狊犻犵狀犪狀犱犛狆犲犮犻犪犾犉犲犪狋狌狉犲狊狅犳‘犆狅犿狆狌狋犲狉

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犱犆犺犻狀犲狊犲犳狅狉犜狅犿狅狉狉狅狑”，犐狀犑．犆犺犲狀，犆．犠犪狀犵，牔犑．犆犪犻（犲犱狊．），

犜犲犪犮犺犻狀犵 犪狀犱 犔犲犪狉狀犻狀犵 犆犺犻狀犲狊犲牶犐狊狊狌犲狊 犪狀犱 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狊， 犆犺犪狉犾狅狋狋犲， 犖犆：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犃犵犲犘狌犫犾犻狊犺犻狀犵，２０１０，狆狆．２１７ ２３５．

犙．犣犺犪狀犵牔犚．犌．犚犲犻犾犾狔，“犠狉犻狋犻狀犵狋狅犚犲犪犱：犜犺犲犆犪狊犲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２９狋犺犘犪犮犻犳犻犮

犃狊犻犪犆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狅狀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犆狅犿狆狌狋犪狋犻狅狀，２０１５，狆狆．３４５ ３５４．

犙．犣犺犪狀犵 牔 犃．犔犲犪犺狔， “犃 犕狌犾狋犻犿狅犱犪犾 犃狆狆狉狅犪犮犺 狋狅 狋犺犲 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犚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犆犉犔犜犲狓狋犫狅狅犽狊”，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狊犪犛犲犮狅狀犱犔犪狀犵狌犪犵犲（汉语教学研

究—美国中文教师学会学报），２０２２，犞狅犾．５６，犖狅．３，狆狆．２２９ ２５４．

犕．犇．犆狅狊狊，“犜犺犲犈狑狉犻狋犻狀犵犃狆狆狉狅犪犮犺狋狅犔２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犲犱犪犵狅犵狔：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

犐犿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犪狀犱犈犿狆犻狉犻犮犪犾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犐狀犆．犗狊犫狅狉狀犲，犇．犠犪狀犵牔犙．犣犺犪狀犵
（犲犱狊．），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犇犻犵犻狋犪犾犃犵犲牶犐狀狊犻犵犺狋狊狅狀犆狌狉狉犲狀狋犜狉犲狀犱狊

犪狀犱犉狌狋狌狉犲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犆犺犪犿：犛狆狉犻狀犵犲狉犖犪狋狌狉犲犛狑犻狋狕犲狉犾犪狀犱，２０２４，狆狆．８１ １０４．

犙．犣犺犪狀犵牔犌．犕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犠狉犻狋犻狀犵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犃犿狅狀犵犆犉犔犔犲犪狉狀犲狉狊：犃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犅犲狋狑犲犲狀犎犪狀犱狑狉犻狋犻狀犵犪狀犱犜狔狆犲狑狉犻狋犻狀犵”，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犪狀犱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２０１９，犞狅犾．５４，狆狆．１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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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电脑带有的软件，如中文输入系统、网络字典、即时翻译、拼写错误检查，

等等。

（２）比电脑写作所涵盖的范围稍微小一点的为“用文字处理器打字写作”概

念，这是指使用文字处理软件打字的同时，可以用软件所具备的其他功能，比如

拼写错误纠正等，但不会延伸至使用其他软件的功能。其实我们日常所说的打

字，正是这一类基于文字处理软件的打字写作。

（３）在考试情境下的打字写作，是指任何除使用键盘打字之外的其他功能

都不被允许使用，因而为最狭义的电写。

在数字时代，当数字产品已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之际，打字也

成为了人们必备的技能之一。然而，学界对手写与打字之间的讨论却从未

间断。汉字教学对手写的依赖和强调，似乎不仅仅局限于机械记忆的传统

观念。

不少基于实验室的阅读实证研究表明，手写汉字能让学习者习得笔画和部

件的空间配置，加强运动神经空间顺序感，以达到记忆的目的。① 因此，通过手

写将字符的形状变成记忆中的运动程序，可以增进大脑中图形与运动程序之间

的规划协调，提高学习者的字形映射能力，最终能让汉字在学习者的记忆力存留

较长时间，有助于阅读能力发展。②

虽然研究结果常显示手写汉字对认读汉字有积极的影响，但这类研究也

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首当其冲便是阅读实证研究都囿于实验室之内，即处

于相对“真空”的环境下，真实世界的“噪音”或者干扰因素———如学习者的个

体差异，教学资源可用性（如时长、频次），甚至小至学习过程中注意力能否集

中等———没有考虑入内，其研究结果运用于教学中还需要做更多的考虑和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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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打字与手写的优缺点总结

优 点 缺 点

打字
利于发音识别，以及音素与语素之间的映

射，并有助于高阶思维和提高写作质量。

依赖字符识别，而非记忆整个字符的结构、

部件和笔画。

手写
利于字符识别，以及建立大脑中图形与运

动程序的转化，并有助于阅读能力发展。

其认知和体力负担较重，并且在数字时代，

其使用逐渐式微。

 出自《数字时代的汉字教学》
①①

当然，手写与打字的争议并不意味着非此即彼，必须做出二选一。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汉字教学的数字转型并非完全抛弃手写汉字，手写和打字两者其实可

以互为辅助，或是以打字为主，手写为辅。② 表１将两种书写方式进行了简单的

对比，列出两者的优劣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彼此互补的地方。比如，手写可以很

好地让学习者从结构—重建的角度，习得汉字的笔画、部件和整体结构，有助于

汉字的记忆和理解，最终帮助阅读能力发展。而打字有助于习得汉字的发音，能

增强汉字学习双轨中的字形→字音之间的联结（见图１）。此外，打字还可以让

学习者从繁重的认知和体力中适度解放出来，有效提高写作长度、句子层面的词

汇识别等方面，将一部分精力用于高阶思维（比如全文的结构、遣词造句），最终

提高写作质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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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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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狀犱犉狌狋狌狉犲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犆犺犪犿：犛狆狉犻狀犵犲狉犖犪狋狌狉犲犛狑犻狋狕犲狉犾犪狀犱，２０２４，狆狆．８１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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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犜犲犪犮犺犻狀犵，２０２１，犞狅犾．１２，犖狅．２，狆狆．１ ２８．犙．犣犺犪狀犵牔犌．犕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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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犪狀犱狑狉犻狋犻狀犵犪狀犱犜狔狆犲狑狉犻狋犻狀犵”，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犪狀犱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２０１９，犞狅犾．５４，

狆狆．１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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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通过打字与手写学习汉字的理论探索：具身认知

具身认知理论（犲犿犫狅犱犻犲犱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促使我们对手写与打字背后的机制进

行了理论探索。传统认知理论是从身心二分法出发，认为认知是一种“内部操

作”，仅在头脑中进行，与所处环境中的身体体验完全分离。① 然而具身认知理

论重点放在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性上②，强调身体是联结大脑与外部环境的关

键，认为认知和身体对环境的体验之间具有生态流动性，即思想和身体共同作为

单一实体进行动态的相互作用。③

针对语言学习，具身认知理论也认为语言理解是扎根于现实世界的，需要我

们的感官经验和行动的参与，而非独立于世界、环境之外的一个完全符号内化的

过程。因此，我们在学习语言时，必须要将所学的外部事物“在内部运行”或“模

拟”相应的形成过程，以便更好地理解该事物。比如，当外部事物为一个新字符，

那模拟过程便是手写这一汉字。所以语言学习应是人的思维、行为和物理环境

中的感官体验的一个综合体。④

因为手写汉字明显需要身体———尤其是手部———的协调运作，似乎不难理

解具身认知在手写汉字过程中的启动和运作。而打字只需要手指在键盘上移

动，按照发音击打相应字母，并选择所需汉字，这看上去似乎不太需要身体参与。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打字被认为省时省力，深受国际汉语学习者的欢迎。⑤ 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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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犔犃犛狋狌犱犻犲狊”，犜犺犲犕狅犱犲狉狀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犑狅狌狉狀犪犾，２０１９，犞狅犾．１０３，犖狅．４，狆狆．７２４７３８．

犕．犕．犔狅狌狑犲狉狊犲牔犘．犑犲狌狀犻犪狌狓，“犜犺犲犔犻狀犵狌犻狊狋犻犮犪狀犱犈犿犫狅犱犻犲犱 犖犪狋狌狉犲狅犳

犆狅狀犮犲狆狋狌犪犾犘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犆狅犵狀犻狋犻狅狀，２０１０，犞狅犾．１１４，犖狅．１，狆狆．９６ １０４．

犙．犣犺犪狀犵牔犌．犕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犠狉犻狋犻狀犵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犃犿狅狀犵犆犉犔犔犲犪狉狀犲狉狊：犃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犅犲狋狑犲犲狀犎犪狀犱狑狉犻狋犻狀犵犪狀犱犜狔狆犲狑狉犻狋犻狀犵”，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犪狀犱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２０１９，犞狅犾．５４，狆狆．１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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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无论是手写汉字时候需要更多身体力行的参与，抑或是打字时手部的轻微

移动，任何一种书写方式涉及的身体动作都可以巩固学习者与所写字符之间形

成的感觉运动程序，都是调动身体感官对外部事物进行模拟的过程，所以最终有

助于汉字字符的记忆。①

另外，打字还能帮助学习者参与到网络交流中，在虚拟空间继续学习。尽管

网络环境看起来也和打字一样，并不需要太多身体接触，这也是虚拟空间的独特

优势之一。然而，无论是线上或是线下的社交接触，无论是打字交流还是手写书

信往来，任何社交接触中，一个人自身所有的过往经历都会参与进来。② 也就是

说，在虚拟空间打字交流的中文学习者，也需要激活自身所具有的一切感官经

验，在网络上进行多模态的符号交互。由此可见，具身认知在两种书写方式中都

被激活，并发挥作用。

２０２４年三位学者发表了一篇关于语言学习策略的文章，针对中文作为外语

学习者通过打字来学习汉字做了专项研究。③ 他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④，结

合具身认知、超语理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超语学习策略（狋狉犪狀狊犾犪狀犵狌犪犵犻狀犵

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狊狋狉犪狋犲犵犻犲狊，简称犜犔犛）。此概念突出一个人全面调动自身所拥有的全部

语言能力和组合符号，以战略性地引导外语学习的过程。超语学习策略可进一

步分为五种：一是触感具身（犺犪狆狋犻犮犲犿犫狅犱犻犿犲狀狋，简称 犎犈），二是反思性具身

（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狏犲犲犿犫狅犱犻犿犲狀狋，简称犚犈），三是想象性具身（犻犿犪犵犻狀犲犱犲犿犫狅犱犻犿犲狀狋，简

８５１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第五辑）

①

②

③

④

犙．犣犺犪狀犵，“犈犿犫狅犱犻犲犱犔犲犪狉狀犻狀犵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犜犺狉狅狌犵犺犜狔狆犻狀犵犪狀犱

犎犪狀犱狑狉犻狋犻狀犵犻狀狋犺犲犕狌犾狋犻犿狅犱犪犾犞犻狉狋狌犪犾犛狆犪犮犲：犐犿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犪犇犻犵犻狋犪犾犉狌狋狌狉犲”，

犐狀犆．犗狊犫狅狉狀犲，犇．犠犪狀犵，牔犙．犣犺犪狀犵（犲犱狊．），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犻狀狋犺犲

犇犻犵犻狋犪犾犃犵犲牶犐狀狊犻犵犺狋狊狅狀犆狌狉狉犲狀狋犜狉犲狀犱狊犪狀犱犉狌狋狌狉犲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犆犺犪犿：犛狆狉犻狀犵犲狉

犖犪狋狌狉犲犛狑犻狋狕犲狉犾犪狀犱，２０２４，狆狆．１０５ １３２．

犃．犅犾犪犮犽犾犲犱犵犲牔犃．犆狉犲犲狊犲“犜狉犪狀狊犾犪狀犵狌犪犵犻狀犵犪狀犱狋犺犲犫狅犱狔”，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犕狌犾狋犻犾犻狀犵狌犪犾犻狊犿，２０１７，犞狅犾．１４，犖狅．３，狆狆．２５０ ２６８．

犙．犣犺犪狀犵，犆．犗狊犫狅狉狀犲牔犡．犔犻狀，“犜狉犪狀狊犾犪狀犵狌犪犵犻狀犵犔犲犪狉狀犻狀犵犛狋狉犪狋犲犵犻犲狊（犜犔犛）：犃

犖狅狏犲犾犘狉狅狆狅狊犪犾犉狉狅犿犔犲犪狉狀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犪狀犱犇犻狊犮狅狌狉狊犲，２０２４，

犞狅犾．１５，犖狅．２．

犕．犜．犘．犔狌，犌．犔．犎犪犾犾犿犪狀犑狉牔犑．犅．犅犾犪犮犽，“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犔犲犪狉狀犻狀犵：

犝狊犻狀犵犈犿犫狅犱犻犲犱犃狀犻犿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犐狀犻狋犻犪犾狊狋犪犵犲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犆犺犻狀犲狊犲

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犜犲犪犮犺犻狀犵，２０１３，犞狅犾．４，犖狅．２，狆狆．１ ２４．犚．犔．犗狓犳狅狉犱，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犪狀犱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犵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犔犲犪狉狀犻狀犵犛狋狉犪狋犲犵犻犲狊牶犛犲犾犳狉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犻狀 犆狅狀狋犲狓狋 （犛犲犮狅狀犱

犲犱犻狋犻狅狀），犖犲狑犢狅狉犽，犔狅狀犱狅狀：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犜犪狔犾狅狉牔犉狉犪狀犮犻狊犌狉狅狌狆，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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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犐犈），四是超符号相互依赖（狋狉犪狀狊狊犲犿犻狅狋犻狊犻狀犵犻狀狋犲狉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犮狔，简称犜犛犐），五

是超语相互依赖（狋狉犪狀狊犾犪狀犵狌犪犵犻狀犵犻狀狋犲狉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犮狔，简称犜犔犐）。

在超语学习策略的概念之下，此研究对比了用手写和打字学习汉字的策略

差别。他们发现，两种书写方式的学习策略主要差异在于触感具身（犎犈）和超符

号相互依赖（犜犛犐）的使用。前者（犎犈）多见于打字，而在手写中极少被使用；后者

（犜犛犐）则是手写时的主导策略。有意思的是，打字只需要轻挪手指在键盘间移

动，外显的身体活动并不如手写多，但学习者打字时反而较多地使用触感具身。

这是因为打字过程中最先用肉眼接收视觉信息———一个汉字，然后需要启动听

觉，通过听觉编码将汉字的发音转换成拼音。随后需要运动编码，用手指点击相

应的键盘，才能将其再转换回以视觉形式呈现的数字屏幕中的汉字。因此，整个

打字过程需要学习者在听觉、视觉、触觉中进行多模转换。因此，打字可以让不

同类型的学习策略参与进来，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进行汉字学习。

相比而言，通过手写进行汉字学习时，视觉会立即参与进来。而后学习者将

肉眼所接收到的汉字符号，通过纸笔书写，视觉输入会直接以视觉进行编码，虽

然也需要运动编码，运动轨迹之后依然是可视化输出此汉字。这种持续的视觉

过程，意味着在选择学习策略时容易依赖视觉上符号的相似性去记忆汉字，因此

超符号相互依赖（犜犛犐）在手写中使用频率更高。值得说明的是，这项并没有显示

某一个书写模式相较于另一书写模式具有认知优势与否，其贡献主要在于首次

将超语学习策略与具身认知相结合，以更深入了解手写和打字背后的认知机制。

?、� � � �

２０２４年出版的《数字时代的汉字教学》一书中，十位作者总结了新冠大流行

期间所获得的教学经验，针对以下三个主题探讨了如何为当前数字时代汉字教

学与评估的技术发展与课程设计铺平道路①：一是在线汉字教与学，二是国际

９５１

从海外研究成果看汉字教学的数字化转型

① 犆．犗狊犫狅狉狀犲，犇．犠犪狀犵牔犙．犣犺犪狀犵（犲犱狊．），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犻狀狋犺犲

犇犻犵犻狋犪犾犃犵犲牶犐狀狊犻犵犺狋狊狅狀犆狌狉狉犲狀狋犜狉犲狀犱狊犪狀犱犉狌狋狌狉犲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犆犺犪犿：犛狆狉犻狀犵犲狉

犖犪狋狌狉犲犛狑犻狋狕犲狉犾犪狀犱，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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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课堂中通过打字学习汉字的批判性研究，三是数字时代汉字教学的方法论

与理论建设。总体而言，回顾全球范围内的实践和前沿研究的同时，书中的研究

旨在为研究人员和实践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作者们也呼吁多开展进一步的

实证研究，尤其针对现行的最佳教学实践研究，以确保学生能够从中受益。本文

接下来将详细介绍三个主题的内容，以理解汉字教学的数字化转向，并将行业中

的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考量纳入进来，为未来的研究提出建议和指导方向。

１．在线汉字教与学

在对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３年间发表的２０项研究的回顾中，新西兰学者雷琳达和

王丹萍①发现这些文献主要集中在六个新兴主题，即应对数字解决方案、调整评

估方式、教师态度、教师对技术的接受度、学生反馈，以及适应新常态。根据作者

的观点，这些主题的结合展示了在线教学与学习汉字的复杂性，同时他们也强调

该领域的研究应继续关注汉字教学的整体性，而非仅关注微观问题（如手写与打

字的比较）。同时，作者预测，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国际汉语教育将更加注重打

字技能。毫无疑问，如果国际汉语教育要融入教育４．０②，从而支持并鼓励学生

在新技术中发展读写能力，那么显然新技术应整体性地被纳入教学，而非仅局限

于微观层面。

爱尔兰学者欧秋娜（犆犪犻狋狉í狅狀犪犗狊犫狅狉狀犲）③展示了从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间收

集的问卷和访谈数据，主要来自初级至中级水平的国际汉语学习者。这些数据

可以分为课程设计概述、汉字学习策略和评估，此外还包含学生整体的学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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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因此，这份数据驱动研究所呈现的学生声音，与雷琳达和王丹萍对实证研究

的综述互为补充。首先，虽然国际汉语学习者认识到在网络环境中打字的好处，

但他们也看到了手写对于汉字习得的作用。然而，学习者称，他们的手写练习在

网络环境中受到了负面影响，这与雷琳达和王丹萍的预测一致，即在数字时代的

焦点将是打字取代手写。其次，学习者强调现有的教材需要更新，以适应数字环

境，这表明在教材方面，学生的需求在数字时代并未得到充分满足。此外，学习

者还呼吁在数字空间中与教师建立更好的沟通渠道。这些问题也在２０２１年两

位澳洲学者①的文中提及，他们指出，教师应拥抱技术的同时，技术开发者应开

发价格合理、对用户友好且运行稳定的应用程序，以适应课堂需求。最后，评估

方式的调整（如开卷考试，允许打字）应根据学生的需求进行完善，尤其需要系统

化地明确定义“书写能力”概念②。

２．对于中文外语课堂中通过打字学习汉字的批判性研究

美国学者麦特·科斯③概述了国际汉语教育课程中的数字书写方法。如前

所述，在汉字教学的语境中，数字书写的概念主要指技术支持的打字，特别是基

于语音输入系统（如拼音输入）的方式。麦特·科斯在其章节中强调，为使学习

者能够在现实世界中进行有效沟通，教师应在国际汉语课堂上积极采用数字技

术。将重点从纯粹的手写转向以数字书写为主的方法，使学习者能够参与到有

意义的交流中，而手写作为辅助角色仍能支持部分汉字的习得。通过回顾数字

书写的实证案例，研究显示在采用数字书写方法时，汉字与词汇的学习和记忆、

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和反馈，以及写作评估都有所增强。同样地，借助数字书写，

学习者和教师能够更好地将新兴技术应用于国际汉语教育，从而在数字时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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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的学术、社会和职业发展做好准备。诚然，过往研究所含的样本量较小，

因此麦特·科斯呼吁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以进一步探讨数字书写的优势、挑战

及其影响。

基于麦特·科斯的概述，爱尔兰学者张绮①通过对国际汉语学习者和教师

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数据，探讨了在学习汉字过程中手写与打字的优势和局限

性，进而展示手写与打字如何辅助汉字学习。通过对来自六个英语国家的３８

名学习者和２０名教师的数据分析，张绮深入分析了在网络环境中，手写和打

字时所涉及的具身认知。然而，尽管他们对打字的使用持积极态度，但无论是

学习者还是教师都尚未充分意识到打字在汉字学习中所具有的具身认知潜

力。此研究指出，由于汉字输入法被认为有助于发音学习，而手写则被认为有

助于在视觉层面与汉字字形呈现建立联结。鉴于汉字具有双模态特性②，打字

与手写这两种方式可以共同促进汉字的整体习得。张绮最后总结强调，在网络

学习环境日益重要的背景下，应提升对上述两种书写系统优势在汉字学习中的

认识。

３．数字时代汉字教学的方法论与理论建设

澳洲学者安德鲁·斯克林杰（犃狀犱狉犲狑犛犮狉犻犿犵犲狅狌狉）③探讨了教材和数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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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狉犻狋犻狀犵犛狔狊狋犲犿犻狀犛犲犮狅狀犱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犆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狊”，犐狀犆．犗狊犫狅狉狀犲，犇．犠犪狀犵牔犙．

犣犺犪狀犵（犲犱狊．），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犇犻犵犻狋犪犾犃犵犲牶犐狀狊犻犵犺狋狊狅狀犆狌狉狉犲狀狋

犜狉犲狀犱狊犪狀犱犉狌狋狌狉犲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犆犺犪犿：犛狆狉犻狀犵犲狉犖犪狋狌狉犲犛狑犻狋狕犲狉犾犪狀犱，２０２４，狆狆．１３５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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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培养学习者阅读和写作能力方面的重要性，深入分析了三本中文教材：《进

步》①、《中文真棒》②和《阶梯中文》③，并详细记录了这些教材中汉字的引入方式

及其对应练习。他指出了以下主要问题：一是对汉字结构和特点的解释有限，

二是缺乏针对汉字学习的笔画指导，三是对汉字部件的讨论不足。这些问题可

能让学习者错失学习机会，使他们未能通过更一致、系统的方式深入探索汉字书

写体系，从而加强理解。（第１５１页）

针对汉字部件，美国学者许怡④指出，尤其在学习的初期阶段，有证据表明

学习者的视觉技能与其汉字学习表现之间存在相关性，而这些视觉技能也与汉

字的部件分解能力密切相关。在访谈中，教师和学生———尤其是学生———都承

认在学习汉字时分块⑤的重要性，然而一些教师则倾向于教授部首意识，这或许

再次表明课堂教学未必能满足所有学习者的需求。许怡承认这些技能对于发展

国际汉语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的重要性，并进一步解释说，这对教师在数字时代

的教学尤为有用。

安德鲁·斯克林杰认为，引入互动性数字资源可以弥补这一差距，使学生能

够在部件层面上探索汉字。同样，这类提供即时反馈的数字资源也能让学习者

在自主学习时进一步探索汉字，自然地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与安德鲁·斯克林

杰一样，许怡也指出目前缺乏以部首或分块为基础的汉字教学的在线数据库。

３６１

从海外研究成果看汉字教学的数字化转型

①

②

③

④

⑤

犡．犣犺狌牔犢．犅犻狀，犑犻狀犫狌（《进步》）牶犜犲狓狋犫狅狅犽１犪狀犱犠狅狉犽犫狅狅犽１，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犘犲犪狉狊狅狀

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

犛．犘．犢犲犺，犔．犆犺犲狀，犑．犜狌，犎．犠．犢．犜犪犿牔犇．犠犲犻，犃犿犪狕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中文

真棒》），犜犪犻狑犪狀：犓犪狀犵犎狊狌犪狀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犘狌犫犾犻狊犺犻狀犵犌狉狅狌狆，２０１１．

犔．犆．犔犲犲牔犡．犆犺犲狀，犛狋犲狆犝狆狑犻狋犺犆犺犻狀犲狊犲牶犜犲狓狋犫狅狅犽１犪狀犱犠狅狉犽犫狅狅犽１（《阶梯中

文》）（２狀犱犲犱．），犛犻狀犵犪狆狅狉犲：犆犲狀犵犪犵犲，２０２１．

犢．犡狌，“犞犻狊狌犪犾犛犽犻犾犾犪狀犱犗狉狋犺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犇犲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犔犲犪狉狀犻狀犵”，犐狀

犆．犗狊犫狅狉狀犲，犇．犠犪狀犵牔犙．犣犺犪狀犵（犲犱狊．），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犻狀狋犺犲

犇犻犵犻狋犪犾犃犵犲牶犐狀狊犻犵犺狋狊狅狀犆狌狉狉犲狀狋犜狉犲狀犱狊犪狀犱犉狌狋狌狉犲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犆犺犪犿：犛狆狉犻狀犵犲狉

犖犪狋狌狉犲犛狑犻狋狕犲狉犾犪狀犱，２０２４，狆狆．１６３ １９５．
“块”（犮犺狌狀犽）指的是由多个笔画组成的基本书写单位（参见犔．犢．犆犺犪狀犵，犢．犡狌，

犆．犃．犘犲狉犳犲狋狋犻，犑．犣犺犪狀犵牔犎．犆．犆犺犲狀，“犛狌狆狆狅狉狋犻狀犵犗狉狋犺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犔犲犪狉狀犻狀犵犪狋狋犺犲

犅犲犵犻狀狀犻狀犵犛狋犪犵犲狅犳犔犲犪狉狀犻狀犵狋狅犚犲犪犱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狊犪犛犲犮狅狀犱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犇犻狊犪犫犻犾犻狋狔，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狀犱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２０１４，犞狅犾．６１，犖狅．３，狆狆．２８８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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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前在数据资源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即由汉字中文实验室①开发了《汉字全

息资源应用系统》，该系统根据汉字的构成部件和结构配置列出汉字，并提供了

汉字对应的字源信息。

从心理语言学（包括中文作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角度出发，中国学者范

熙和爱尔兰学者罗南·莱利（犚狅狀犪狀犚犲犻犾犾狔）②审视了针对国际汉语学习者和中

文母语者的科研成果，他们建议：一是教师应从简单的字形入手，专注于笔画，

强调部首的作用，承认学习者在汉字学习上的个人节奏；二是当邻近词

（狀犲犻犵犺犫狅狌狉犺狅狅犱狊犻狕犲）较少（或家族效应较小）时，应引入重复技巧；三是指出在

邻近词较多（或家族效应较大）时，应侧重于复合词的教学。与他们的结论相呼

应的是，安德鲁·斯克林杰和许怡都指出了目前仅有的在线数据库，汉字应可以

根据其简易程度进行分类，并根据相关的邻近词（或家族效应）进行分组；同时，

部首知识也应清晰展示并具备互动性。

综上所述，《数字时代的汉字教学》一书中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在数字时

代重新设计课程的出发点，而作者们仍旧在呼吁，此领域尚待进一步开展相关

研究。本期特刊正响应了这一呼吁，鼓励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以提升学生

的学习体验。在课程设计方面，各位学者都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了建议。

就宏观层面而言，提出了基于汉字教学的方法，包括教什么和何时教，信息应

如何提供和呈现，以及这些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支持学生的学习；微观层面

则逐步探讨了打字与手写的功能，帮助教师辨别何时使用何种书写方式教

汉字。

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些研究为国际汉语课堂中使用科技，以及有效利用自

４６１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第五辑）

①

②

“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犳狅狉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

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犛狔狊狋犲犿犳狅狉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汉字全息资源应用系统］”，

２０１９．犚犲狋狉犻犲狏犲犱２６犛犲狆狋犲犿犫犲狉２０２４，犳狉狅犿犺狋狋狆狊：／／狇狓犽．犫狀狌．犲犱狌．犮狀／＃／．

犡．犉犪狀牔犚．犚犲犻犾犾狔，“犘狊狔犮犺狅犾犻狀犵狌犻狊狋犻犮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犚犲犾犪狋犲犱狋狅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

犚犲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犐犿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犆犉犔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犻狀犆．犗狊犫狅狉狀犲，犇．犠犪狀犵牔犙．

犣犺犪狀犵（犲犱狊．），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犇犻犵犻狋犪犾犃犵犲牶犐狀狊犻犵犺狋狊狅狀犆狌狉狉犲狀狋

犜狉犲狀犱狊犪狀犱犉狌狋狌狉犲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犆犺犪犿：犛狆狉犻狀犵犲狉犖犪狋狌狉犲犛狑犻狋狕犲狉犾犪狀犱，２０２４，狆狆．１９７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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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学习时间提供了新的想法和建议。最为紧迫的问题或许在于，研究人员、实

践者和技术专家应协同合作，提供流畅贯通的应用程序和数据库，以支持学生

学习汉字。实际上，该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允许不同水平的学习者使

用科技辅助汉字学习，与此同时，学习者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提供个性化的

反馈。①

香港学者鲍勃·阿达姆松（犅狅犫犃犱犪犿狊狅狀）②强调，虽然技术进步可以提升

学生的学习体验，但我们也应考虑到仍有部分学生无法获得足够的技术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传统”或久经考验的教学法以达到相同的目的。然

而，需要注意的是，因存在资源分配不平均、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并非每

个学生都有相同的机会提高他们使用科技的能力。且这一使用科技的能力

不仅与其学习汉字相关，还可能与延伸至其他领域的技能相关。对于这些

学生而言，迈入教育４．０的过程中应特别给予关注和支持，以确保整体公

平性。

A、� 9 , -

科技的进步使我们对手写汉字还是数字输入形成了相对广泛且深入的讨

论，包括从不同输入法对学习成效的比较分析，到手写和打字的理论基础建设。

然而，汉字教学的数字转型并不单单是其自身的转型，应该放置于中文教育整体

数字转型的大背景。除却微观上对某个输入手段的优劣或成效的钻研，未来也

需要着眼于宏观的汉字数字转型，从多方面切入才能实现。如前文所述，宏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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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外研究成果看汉字教学的数字化转型

①

②

犆．犗狊犫狅狉狀犲，犇．犠犪狀犵牔犙．犣犺犪狀犵，“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犻狀犆．犗狊犫狅狉狀犲，犇．犠犪狀犵牔

犙．犣犺犪狀犵（犲犱狊．），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犇犻犵犻狋犪犾犃犵犲牶犐狀狊犻犵犺狋狊狅狀

犆狌狉狉犲狀狋犜狉犲狀犱狊犪狀犱犉狌狋狌狉犲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犆犺犪犿：犛狆狉犻狀犵犲狉犖犪狋狌狉犲犛狑犻狋狕犲狉犾犪狀犱，２０２４，

狆狆．１ ２０．

犅．犃犱犪犿狊狅狀，“犚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狊狅狀犔犲犪狉狀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犻狀犆．犗狊犫狅狉狀犲，犇．

犠犪狀犵牔犙．犣犺犪狀犵（犲犱狊．），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犇犻犵犻狋犪犾犃犵犲牶犐狀狊犻犵犺狋狊

狅狀犆狌狉狉犲狀狋犜狉犲狀犱狊犪狀犱犉狌狋狌狉犲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犆犺犪犿：犛狆狉犻狀犵犲狉犖犪狋狌狉犲犛狑犻狋狕犲狉犾犪狀犱，

２０２４，狆狆．２２３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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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生物（犫犻狅狋犻犮）、非生物（犪犫犻狅狋犻犮）实体和外部影响因素的共同转型。目前，关

于教学方法、教学课程以及教学评估等方面，专注于汉字数字转型的实证研究仍

然较为稀缺，这一话题亟须深入探讨。此外，对于其他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显

得相对不足。尽管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科技应用的相关研究有所增加，但大多数

仍集中于网络科技的使用，而对于新兴技术，如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人工智能

等，目前讨论十分有限。因此，笔者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提出以下几点

建议：

１．侧重生物实体：

（１）学生与老师对不同输入法（包括智能语音输入）的态度，以及其对教、学

和考核的影响；

（２）学生和老师的数字素养与汉字教学数字化进程的关联；

（３）由于数字化考核手段的转变，教学机构如何应对新环境下的需求。

２．侧重非生物实体：

（１）课程、教材的创新性和灵活性，以适应在教育４．０时代下，随时随地在

任何数字产品下可进行的教与学；

（２）对多种（非单一）新兴技术的整合运用，以促进汉字教学的个性化与自

适应学习（犪犱犪狆狋犻狏犲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的发展；

（３）针对数字资源差异，汉字教学方法的应对措施。

３．侧重外部因素：

（１）汉字本身的艺术性如何在数字时代得到保存和更好的发展；

（２）新兴科技———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汉字教学的促进；

（３）针对数字时代对科技的依赖，因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地理区域等因素

而产生的“数字鸿沟”如何影响汉字教学的数字转型。

汉字教学的数字转型是在教育领域从３．０迈向４．０的背景下进行的重要研

究课题。本文对海外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初步梳理，并基于数字时代汉

字教学的实证研究，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６６１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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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犻犵犻狋犪犾犜狌狉狀犻狀犎犪狀狕犻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犳狉狅犿狋犺犲

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狅犳犗狏犲狉狊犲犪狊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犣犎犃犖犌犙犻牔犆犪犻狋狉í狅狀犪犗狊犫狅狉狀犲

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犃狆狆犾犻犲犱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犪狀犱犐狀狋犲狉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

犇狌犫犾犻狀犆犻狋狔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牔犐狉犻狊犺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犉狅狉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狋狌犱犻犲狊，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犆狅犾犾犲犵犲犇狌犫犾犻狀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犜犺犲狌狀犻狇狌犲犾犻狀犵狌犻狊狋犻犮犳犲犪狋狌狉犲狊狅犳犎犪狀狕犻狅犳狋犲狀狆狅狊犲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狊犳狅狉犾犲犪狉狀犲狉狊狅犳犌犾狅犫犪犾

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狏犪狉犻犲狋狔狅犳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犺犪狊犫犲犲狀犮犪狉狉犻犲犱狅狌狋狅狀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犪狀犱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犎犪狀狕犻

狋犺狉狅狌犵犺狅狌狋犺犻狊狋狅狉狔，犫狅狋犺犻狀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犪犫狉狅犪犱，狉犪狀犵犻狀犵犳狉狅犿狉狅狋犲犿犲犿狅狉犻狊犪狋犻狅狀犻狀犲犪狉犾狔

犱犪狔狊狋狅犻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狀犵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犮狉犲犪狋犻狏犻狋狔犻狀狉犲狆犲狋犻狋犻狏犲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狊狀狅狑犪犱犪狔狊．犜犺犲狉犲犺犪狏犲犪犾狊狅

犫犲犲狀狅狀犵狅犻狀犵犱犲犫犪狋犲狊狅狏犲狉狑犺犲狋犺犲狉犎犪狀狕犻犮狅狌狉狊犲狊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犪‘狊犻狀犵犾犲狋狉犪犮犽’狅狉‘犱狌犪犾

狋狉犪犮犽’犱犲狊犻犵狀，狑犺犻犮犺犻狀犱犻犮犪狋犲狊狋犺犲犲狇狌犪犾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犮犲狅犳犪狌狋犺犲狀狋犻犮犻狋狔犪狀犱犳犾犲狓犻犫犻犾犻狋狔犻狀狋犺犲

犱犲狊犻犵狀狅犳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犠犻狋犺狋犺犲犪犱狏犪狀犮犲犿犲狀狋狅犳犱犻犵犻狋犪犾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狋犺犲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狊犲犮狋狅狉狌狆犵狉犪犱犻狀犵狋狅４．０，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犪狀犱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狅犳犎犪狀狕犻犿狌狊狋狌狉犵犲狀狋犾狔

狌狀犱犲狉犵狅犱犻犵犻狋犪犾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犜犺犻狊犪狉狋犻犮犾犲犳狅犮狌狊犲狊狅狀狋犺犲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狊狅犳狅狏犲狉狊犲犪狊狊犮犺狅犾犪狉狊

犻狀狋犲犪犮犺犻狀犵 犎犪狀狕犻犻狀犪犵犾狅犫犪犾犆犺犻狀犲狊犲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狀犪犾狔狊犻狀犵狋犺犲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狑狉犻狋犻狀犵犿狅犱犲狊犳狉狅犿犫狅狋犺狋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犪狀犱犲犿狆犻狉犻犮犪犾狆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狊．犎犻犵犺犾犻犵犺狋犻狀犵

狋犺犲犻犿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狅犳狊犺犻犳狋犻狀犵犳狉狅犿犺犪狀犱狑狉犻狋犻狀犵狋狅犲狑狉犻狋犻狀犵，犻狋狌狊犲狊狋犺犲犫狅狅犽犜犲犪犮犺犻狀犵

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犇犻犵犻狋犪犾犃犵犲，狆狌犫犾犻狊犺犲犱犻狀２０２４，犪狊犪犮犪狊犲狊狋狌犱狔狋狅狊犺狅狑犮犪狊犲

犮狌狋狋犻狀犵犲犱犵犲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犳狌狋狌狉犲狋狉犲狀犱狊犻狀狋犺犲犱犻犵犻狋犪犾犻狊犪狋犻狅狀狅犳犎犪狀狕犻狆犲犱犪犵狅犵犻犲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犎犪狀狕犻；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犱犻犵犻狋犪犾狋狌狉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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